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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共青团缔造者列宁诞辰 150 周年专题

主持人 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 列宁是一位继承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人物。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缔

造者，他不仅是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也是成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

中，列宁强调，“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

跟着革新者走的”，并提出“需要更大胆、更广泛、更迅速地把年轻的战士吸引到我们各种各样

的组织中来”的策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异常动荡复杂的环境中潜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路径的同时，也在思考青年在斗争逻辑向建设逻辑转换中的独特地位。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在

原则上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是全世界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俄国在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

了苏维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而青年一代肩负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应当为完成

这一崇高使命而认真学习。他明确指出，青年团必须坚持与工农的劳动相结合，帮助那些靠自

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的青年，通过教育、训练和培养，使他们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

代新人。
经典总是常释常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列宁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论

述依然有着不朽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今年适逢列宁诞辰 150 周年和

《青年团的任务》发表 100 周年，开卷有益，希望理论研究界的有志者对列宁关于青年和青年工

作思想的研究能够持续下去、深入下去，拓宽开来。

略论列宁对共青团建设的思想贡献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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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是俄国共青团的缔造者，由他亲手创建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在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和组织任务上，为世界各地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建设

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列宁为共青团明确的政治定位。
共青团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不致于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只有做好党的

·66·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4.010



助手和后备军，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社会支柱。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

大会上，列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共产主义出发，围绕培育共产主义道

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强化共产主义使命担当、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4
个方面，指明了共青团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任务和工

作方向。列宁对俄国共青团的早期建设给予了充分有效的指导，使共青团与生

俱来带有列宁主义的鲜明烙印。
【关键词】列宁 共青团 政治定位 基本任务

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共青团的历史始终是与列宁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

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青年思想，并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青年群体中建立

了广泛的革命组织，为共青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于 1918 年指导创建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 1920 年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

宁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历史性演讲，对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进行了深

刻论述，为共青团发展确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在列宁和俄共( 布) 的领导下，俄国共青团

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列宁关于共青团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青团建设

发展的基本思想来源，对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列宁与共青团的创建

在沙俄统治末期，资本主义获得快速发展，大机器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普及降低了劳动力的

平均年龄，青年工人特别是童工随之大量出现。据统计，在 19 世纪末期俄国的无产阶级中，未

满 20 岁的青年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25． 8% ) ，而在全体农业工人中，青少年雇农的数量则要占

到 34． 6%［1］之多，青年群体日益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和重要力量。只有掌握青年，无

产阶级政党才能掌握未来。列宁曾经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表达青年之于党的重要意义———无产

阶级政党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则是属于青年的。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注意

青年工作，在青年群体中持续进行革命意识灌输和革命组织工作，不断为俄国革命凝聚共识、培
养干部和输送力量。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加强对于青年群体

的指导，用高度原则性的和对机会主义不妥协的精神，教育引导青年群体的成长，实现真正革命

的青年教育。除了将优秀青年代表直接吸收入党组织之外，布尔什维克党还通过多种方式组

织、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人，在城市和乡村建立了广泛的青年革命小组。1905 年，俄国革命形势

日渐高涨。在列宁看来，青年，尤其是青年工人，将是决定斗争结局的重要力量。列宁要求党组

织要“更大胆、更广泛和更迅速地”［2］将青年吸引到组织当中来。正如工人阶级离开了先锋政

党的思想灌输和政治指导，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一样，青年工人群体如果离开了布尔什维克

党的引导，就有可能被那些机会主义派别的假朋友所迷惑，青年的力量有可能被“冲入非社会

民主主义的河道”［3］。而且，列宁告诫党内那些不信任青年能力和经验的人，实践是最有说服

力，也是最能教育人的，事变本身的发展将会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教育他们”［4］，改造青

年的世界观，并提高青年的工作能力。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奥尔忠尼启则

等一大批青年革命家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日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列宁高度重视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并将“独立的青年团”看作是培养青年革命战士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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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根据列宁的指示，1917 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六大特别研究了青年工作问题，将建

立青年团提上了党的任务议程，新创建的青年团在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在组织上与党没

有隶属关系。1917 年 8 月，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区委将本区的青年团体联合成为统一的社

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这是俄国共青团的最早组织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成立群众性的青年

团提供了历史条件。1918 年 10 － 11 月，工农青年团全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领导全俄 2 万余

名团员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共青团的成立，是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一件大事，它“给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加进了原则上崭新的东西”［5］，将工农青年

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到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中。
为了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1919 年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对青年的工作》

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要直接服从俄共( 布) 中央，而地方共青团组织

也必须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
到 1920 年共青团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青年团已经由成立之初的两万余人发展到

四十余万人。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青年团的任务》的历史性演讲，从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出发，围绕培育共产主义道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增强共产主义使命担当、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4 个方面，指明了共青团培养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任务和工作方向。由此，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理论基础、政治

原则和组织任务上，成为世界各国创建共青团的样板。1924 年列宁去世以后，为了纪念列宁在

共青团创建中的伟大贡献，俄国共青团六大把俄国共青团正式更名为“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

团”。

二、党的忠实助手与后备军: 共青团的政治定位

共青团是列宁党建理论在青年群体中实践运用的产物，是党的组织体系在青年群体中的延

伸和具体化。共青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才能成为党有效整合青

年力量的重要外围组织，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
( 一) 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青年群体以及作

为先进青年群众组织的共青团，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如果不能自觉接

受党的领导，必然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对于青年学生政治经验和工作能

力不足的问题，列宁在 1902 年的《致中学生》一文中指出，青年要致力于把自己培养成坚定刚

毅和坚韧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并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要努力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建

立最密切的联系。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青年在投身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时候，就可以站在

更高的平台上，依靠党组织的工作资源和成熟经验尽快开展工作，而不至于在着手工作的时候

孤立无援［6］。另外，青年普遍存在政治经验不足的问题，只有在理论和立场这些大是大非的问

题上，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才能辨明机会主义派别的宣传，不致于受到假朋友的蛊惑。列

宁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后来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当时的名称是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党。
俄国共青团是在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也是

共青团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俄国共青团的前身，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成立的青年组织。
1917 年俄共( 布) 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团的指示，是共青团成立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创建

之初的共青团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组织上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从属于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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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到 1919 年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根据八大决议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的决定，共青团不仅在思想上同时也在组织上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20 年，列宁在俄国共青团三大上回答代表提问的时候，又着重强调了党对共青团的绝对

领导，明确指出“要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7］。自此，共青团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成为世

界各国共青团建设的基本政治原则。1959 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青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对党和共青团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共青团无论如何都不能犯的错误就是“脱离党的轨

道”，而对于共青团来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同级党委的领导”［8］。
( 二) 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列宁对青年群体和

共青团组织寄予高度信任，期望他们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革命斗争年代，列宁对青年工

人的战斗力量充满信心。1913 年，列宁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如果

我们比父辈斗争得更加出色，那完全可以期待我们的子女会比我们更加优秀［9］。十月革命胜利

后，经历了多年战争创伤的苏俄百废待兴，列宁在多个重要场合和多篇文章中明确将青年群体

称之为“接班人”，期待青年们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给俄国

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列宁希望青年们顺利成长起来，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能够完

全胜任工作。
为响应列宁的号召，刚刚成立的俄国共青团在二大上宣布，动员全部青年团员奔赴国内战

争的前线，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苏俄政权的围攻。后来经过俄共( 布) 中央的调整，决定前

线地区的共青团组织 80% － 100% 的团员，其他地区共青团组织 30% 的团员奔赴前线参加战

斗［10］。据统计，超过半数以上的共青团员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直接投身到保卫新生苏俄政权

的斗争中。许多共青团组织刚刚成立，就全部开赴到前线阵地。苏联著名作家、《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加国内战争，他曾经回忆道，他们

那一批共青团员拿到团员证的同时，还领到“一支枪和两百发子弹”［11］，直接奔赴战争前线。在

保卫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共青团员们表现出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
作为老一辈青年近卫军的代表，苏俄领导人基洛夫高度评价共青团员在国内战争中发挥的巨大

作用，他们那一代老布尔什维克是以作战勇猛、善于战斗著称的，但有时竟也不免用“嫉妒”的

眼神，来看待那些在国内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青年英雄”［12］。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壮大共青团的组织，更好地发挥共青团作为党

的助手的作用，根据列宁的指示，俄国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于 1919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由

共青团统一负责工农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工作。
1920 年，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强调指出，那些以共产主义者作为奋斗目

标的青年，都应该明确“党的助手”这个角色定位，帮助党和青年一代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工

作［13］。同时，共青团要承担起密切联系党和青年之间桥梁的责任，共青团员的工作不能自我孤

立、与世隔绝，而是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成为所有青年人的模范和榜样。城市和农村中的共青团

支部要开展实实在在的工作，从工农青年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和烦恼，让他们

看到是谁在为他们工作，“给他们带来好处”［14］，发挥好党和青年之间的纽带作用。
列宁始终重视青年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后备军的作用。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列宁要求党

组织在实践中发现、训练、选拔、使用青年，要充分爱护、鼓励青年成长和成才。通过扩大党组织

的委员会和建立新委员会的方式，把青年人吸收进革命队伍之中，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青年人，使

他们获得革命斗争的经验。1919 年，根据列宁的指示，俄共( 布) 八大通过了《关于对青年的工

作》的决议，其中指出，社会主义执政党“必须培养一批经过锻炼的后备军”［15］，持续为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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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队伍输送有革命热情、忠诚而有觉悟的干部人才。这在党的文件中正式确定了共青团作为

党的后备军的政治定位。
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列宁为共青团确立的基本政治定位，是共青团建设的“定海神针”。

后来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共青团的功能改革，都是在这个政治定位基础上的补充。
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任何偏离这一政治定位的共青团功能改革，都必将损害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2018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时指出:“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共青团的全部工作和改革发展，都要围绕“助手和后备军”这一政治属性

展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迷失自己的政治定位。

三、教育、改造、组织: 共青团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而后者无疑是一个更为艰难漫长的历史

过程。在列宁看来，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都不是很难的事情，而“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

了”［16］。阶级斗争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长期存在。列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共产主义

社会出发，分析指出了共青团的基本任务———“教育、改造、组织全体青年”［17］。
( 一) 培育共产主义道德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中“两个决裂”的问题，既要同

传统所有制关系相决裂，也要同传统观念相决裂［18］。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面临着如何教育

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与传统落后观念进行决裂的艰巨任务。列宁曾经将旧社会比作是“腐烂

的尸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还会在一定时期影响着、甚至支配着群众，而无产阶级执

政党要做的，就是要在这种“散发着臭气的环境中”，竭力“保护和培植新事物的幼苗”［19］。
列宁辩证批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念，并围绕培育青年共产主义道德的意义和路径

作了大量论述。对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者习惯和风气，列宁给予了彻底批

判。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道德是从上帝的旨意中引申出来的，是“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

道德，是“做事就是为了拿钱”的道德，青年要克服的就是这种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道

德。但与此同时，列宁也没有全部否定传统道德。在人类历史上，革命群体往往会在胜利之初

陷入短期的陶醉状态，从而容易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

度［20］。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封建贵族奢靡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就曾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极

力嘲讽的对象。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无产阶级也曾有否定与旧世界一切联系的倾向，导致

了一波道德虚无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的爱情生活领域，苏俄社会曾经出现过一种名为“一杯水

主义”的思潮，认为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对于这种当时在

青年人中流传颇广的错误道德观念，列宁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将其称之为青年人的“恶劫”。列

宁认为，作为生理和精神需求，性欲和爱情自然应该得到满足，就像人口渴需要喝水一样。但

是，在正常环境下，正常人不会爬到街上喝脏水，也不会“从几十个人的嘴唇沾过的脏杯子里喝

水”。而且，恋爱不同于喝水这种简单的生理行为，恋爱及婚姻行为具有更明显的社会文化特

征，这“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集体的责任”［21］。由此观之，列宁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

道德，而是批判吸收具有高度文明特征的传统道德观念，并以之教育广大青年。
共产主义青年要养成什么样的道德呢? 列宁否认存在所谓的“超人类社会的道德”，并且

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道德是“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22］。如果说资本主义

道德是从上帝的旨意引申出来的话，那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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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出来的。共青团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致力于把广大青年培养成具有共产

主义道德觉悟、能自觉地把能力和精力都贡献给公共事业的人。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讲中，列宁介绍了俄国农民根据亲身经验抛弃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例

子，并且要求共青团“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23］，以实际的生产斗争经验为基

础，培育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
( 二)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不管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科学知识的力量。在列宁看来，知识是

工人用来自卫的武器，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产生让统治者恐惧的力量。在《我们的大臣们在

想些什么?》一文中，列宁犀利地指出了沙皇政府的大臣的恐惧所在，知识和教育就像“火星”，

而工人则像“火药”，火星落到火药上，那首先被炸毁的无疑将是沙皇政府［24］。对于无产阶级来

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精神武器，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
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首先要学习共产主义，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经常强调理论对

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早在 1903 年，列宁就指导青年学

生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将培养“完整而彻底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作为党开展青年工作

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值得学习，之所以具有无限的力量，就在于其正确、完备、严密，

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不与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25］。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

满足于背诵口号和公式，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观察问题，只有把问题

弄清楚，才能牢固树立自己的信念，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都坚持自己的信

念。共青团必须引导青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开展实际工作的科学指南。
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其次要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打好社会主义建

设的地基之后，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了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列宁向共青团员指明

青年面临的任务，就是“振兴全国的经济”，依靠科学和知识，改造落后的工农业生产［26］。而这种

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是建立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因而是建立在大批受过科学教育的专家身上的。
因此，列宁强调:“缺少有学识的人、知识分子、专家的意见和指示是不行的。”［27］但是仅仅依靠资

本主义培养出的专家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和造就自己的社会主义专家。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应该教育引导青年努力掌握专业技术知识，为国家建设不断输送专业技术人才。
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批判吸收人类文化精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如同陶醉于革

命胜利的群众中产生道德虚无主义一样，苏俄也在短期内曾出现过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大量

俄国青年受到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误导，盲目否定一切古典文化遗产，

却自以为这才是革命的表现。为此，列宁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观

念，认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对

待传统文化，“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28］。在与青年的交流中，列宁也多次强

调，要将对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痛恨，与对旧社会文化遗产的态度区别开来。马克思从科学上对

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视为自己一生

中最为推崇的文学家。在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中，苏联诗人亚历山大·扎罗夫也曾经提到十月

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而列宁让他们认识到“不应该鄙视博

物馆的宝藏”，应该摒弃传统艺术中那些“散发着腐朽、堕落气息”的“假花”［29］，绝不应将真正

的艺术之花也踩在脚下。
( 三) 强化共产主义使命担当

不管是培育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还是引导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都必须在共青团的领

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这就要求共青团员发挥先锋和榜样的作用，不断强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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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担当。正如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一样，列宁认为，共青团应

该成为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30］。
在 1918 年国内战争时期，俄共( 布) 中央号召全体劳动者支援前线斗争，共青团积极响应，

先后向前线动员派遣了一万余名共青团员。1920 年 4 月，在红军反抗波兰侵略的队伍中，活跃

着总计约 7 万余名共青团员。战争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百废待兴，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

转向社会经济建设，列宁呼吁劳动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据此，1922 年共青团第

五次代表大会向全体团员发出号召: “我们俄国共青团，即使在和平的日子里也不在平静的码

头上抛锚。”［31］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着重强调了“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这一任务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这需要党组织带领先进阶层坚持不懈开展长期有效的工作，才能战胜俄国愚昧、
不文明、粗野等沉重的历史遗产。列宁曾为苏俄近 70% 的文盲率感到担忧，因为如果不能提高

群众的文化水平，现代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就难以在工业化中得到实际应用。为此，列宁要求共

青团发挥“突击队”作用，只有共青团员们主动联合起来深入农村开展扫盲工作，首先在这一代

青年群体中逐步降低文盲率，切实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那么这个团结着 40 万青年男女的组

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32］。
( 四) 共青团工作要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

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资本主义旧社会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要求共青团的工作必须始

终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共青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个步骤同参

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33］，才能真正称得上共青团这一称号。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道德的培育，要与劳动者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实践斗争联系在一起。他

指出，只有当青年对劳动群众所受的压迫感同身受，分担那些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

苦和牺牲，目睹剥削者疯狂的反扑的时候，才能在实践中建立对劳动者的情感认同，致力于将自

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

基础。
列宁强调要将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他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指出，

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满足现

代科学知识和科技发展的要求［34］。共青团的教育工作如果离开了“沸腾的实际生活”，青年从

书本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科学文化知识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那这样的

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积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青团强化共产主义使命担当的重要载体。列宁将星期六义

务劳动称之为“共产主义劳动的伟大创举”。在列宁看来，星期六义务劳动不仅是对群众对国

家实实在在的支援，而且因为这种劳动打破了“做事为了拿钱”的私有者道德局限，必然产生

“为全社会而劳动”的共产主义道德动机，所以能够成为检验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担当的重

要标准。列宁要求共青团员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劳动结合起来，积极投身星期六

义务劳动，承担起青年一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综上所述，列宁不仅在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和组织任务上，为共青团确立了基本的思想底

色，而且在俄国共青团的早期建设上也给予了充分有效的实践指导，使共青团与生俱来带有列

宁主义的鲜明烙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国共青团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吸引、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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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建设共青团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战略性、时代性、开创性的新观点新论

断新要求，为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青团号召全体团员听从党的号令，“党旗所指就是团旗

所向”，在疫情防控斗争中以实际行动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涌现出了一大批“90 后”
“00 后”的优秀青年代表，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

定青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用并指出，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

堪当大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坚持

党的绝对领导，做好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中国青年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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